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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什么淹没了我。

我被沉沉的深蓝色掩埋。睁开眼睛，我只能看见无限的深蓝，只能听见自己均匀而平静的呼吸，一

声，一声，一声，在寂静的深蓝色的深海。没有波澜，只有呼吸。

刚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我只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心

中的恐惧，就和这围绕着我的广袤深邃的海水一样，深不见底。静默地漂浮在深蓝的虚空里，我触不到

任何存在。我内心焦灼而空洞的舒展我的身体想去触碰什么，可是什么都没有，只有深蓝色的虚空，在

每个维度上无限的延伸，无限的延伸，无限的延伸。

好像交响乐中的间隔，从纵横交错繁华似锦的乐声中突然跃入空寂，一切都随之消失得一干二净，

宁静而悠远，短暂而冗长。我轻轻吸一口气，屏住呼吸，抬起眼帘，以为错综的线条斑斓的色彩会像重

新开始的华彩乐章一样，在指挥棒的轻轻一点之下再次爆发，重新充盈、填满这虚无的空间。

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被沉沉的深蓝色掩埋。

无法名状的孤独。

不可倾诉的惶恐。

不能抗拒的下沉。

我以为我在下沉，可是漫长的时间里我从来不曾触碰到一个“地面”，感觉不到在这没有参照物的

虚空中的位移。我只能感觉得到紧密的贴在我每一寸肌肤上的柔软，是安静而沉默的海水，像光滑的丝

缎一样，把我裹在无尽的时间里。

其实时间应该停滞了，流逝的是我的思想。

而空间也应该凝固了，下沉的是我的心。

闭上眼睛，我进入更深的黑暗。被深蓝覆盖的眼帘下，快速的闪过一些破碎的色彩和形状，我无力

捕捉，力量和心灵一同沉到了我无法抵达的海底，我只剩下呼吸，一声，一声，一声，均匀而平静。

不安的睡眠和沉寂的清醒，不断地更替。

然而至始至终，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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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
幸福让人感觉似归途上的疲惫，我像婴儿一般嗜睡。

假期并不悠长，明媚的秋阳，干净的天空，斑驳的树影，喧闹的小学校，敞开着玻璃门的小店铺和

行人很少的街道，都只是一个个短暂的片断，在我匆匆的行路中一闪而过。但是此刻它们都凝固在这扇

小小的窗户外面，凝固在我惺忪的迷蒙睡眼里，朦胧而又温暖。

窗台上摆着插满了笔的圆筒、卡通小闹钟和木相框，黑白照片里的女孩那年十七岁，穿着白色的裙

子扎起黑色的长发，曲着腿坐在地上微笑，笑容里满泄着秋天甜美的阳光。

阳光。

阳光被窗外摇曳的树叶轻轻打碎，那些温暖的碎片在她的每一根发梢上明晃晃的跳跃，她目光恬静

地注视着书本，长久注视，我在睡梦中隐约听到的轻微而清脆的“咝啦”一声，是她轻轻的翻动书页的

声音。

办公室里凌乱纷杂的脚步，日光灯下摇摇晃晃的身影，那些看似有轨道有目的的来来去去，那些盲

目的满腔热情的演说和隐藏在不动声色后的麻木……在这如水般晃动着的云影交错里，一切都似乎恍若

隔世。

我满足的淡淡微笑。

斜照进来的阳光下，可以看到有点发旧的被面上密密麻麻的起了一个一个的小绒团，我的蓝色格子

衬衣和她的白色小毛衣揉成一团挤在她的身旁。我躺在窄小的床上，睡在她的影子里，在暖烘烘的被子

里慵懒地舒展四肢，在粗糙的被子边缘使劲的蹭蹭下巴，睡意就像熟透了的苹果一样温暖而甜醉的再次

笼罩过来。翻身的最后一个动作还没有完成，我就沉入了安稳的睡眠，沉入了自己和缓的呼吸声里。

只有偶尔轻微的“嘶啦”一声，似乎轻拍着我随着呼吸平缓起伏的后背，在熟睡中似乎也能听见，

清晰无比。

这不是个古老的院子，随意得有点简陋的格局和搭设没有那种雍容尔雅的古典，但斑驳的墙面写满

了她成长过的安静岁月。地面上的积水倒映着不完整的蓝天，在我轻轻踩踏下去的鞋子底下全化为闪烁

的碎片。风吹过，枯黄的梧桐树叶伴随着昨晚的雨水纷纷的撒了一地……那些写满了歌声一般的诗句的

纸页终会发黄，她凝视那些纸张时总有的清澈泪水会不会流尽……

一瞬间，仅仅只是一瞬间——那么多个深夜里疲惫而焦灼的奢望与守候，那么多言语里深情却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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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牵绊和袒露，那么多的归心似箭，那么多的难舍离别，那么多婉转的眼神，那么多微笑的细节……

那么多的那么多，像浪潮一样汹涌而迅速的扑面而来，我被涌过的潮水抛离地面，那一瞬间悬浮在往事

的海洋里——然后，然后我的双脚重新触到了坚实的地面。

一瞬间，也仅仅只有一瞬间。

潮涌在一瞬间退远，我肩头上落着一片沾满了雨水的黄叶，所有的丰厚往事全部化为秋天的午后一

场冗长而甜美的睡眠。

抬起头我看着那扇在晃动的树影里安静凝视的窗口，窗台上还隐隐约约看得到插满了笔的圆筒。那

个会站在凳子上趴在窗台上欣喜地盼望或者依恋地目送我的身影的身影，不再出现。

或者再不出现。

夏天
那个阳光明亮的夏天，心底的失望却像雨季的积水，正在慢慢累积。

天空淹没在刺眼的明亮中。从似火的骄阳中大汉淋漓疲惫不堪的回来，然后让冰凉的自来水从头顶

淋到脚底。胸腔中压抑着的热烈而暴躁的空气，在凉水通透心脾的浸泡中忽然收缩，教人感觉到颠覆和

窒息。

在倾泄的水流中，我紧闭双眼，大口喘息。

“你怎么挑中午的时候去练投篮？这也不是变煤炭的正确方法啊。”有谁在和我懒洋洋的开着玩

笑，我只看到他穿着短裤踢着拖鞋噼噼啪啪的向我走来又离我而去。那时我双手撑着膝盖靠在走廊的墙

壁上，外面的阳光恶毒的炙烤让我的头像烤鄢了的草叶，歪歪倒倒地斜着，就是抬不起来。

炎热的夏天阴凉的房间，恍然中，觉得水中沁人的清凉是如此炽热而剧烈，而烈日下疲惫的闷热却

如此松弛和平静。

夏天的午后，明亮得耀眼的阳光，火辣辣的在大地上肆虐。但是穿过灰绿色的窗帘布和玻璃墙后，

光线却在房间宁静的空气里淡淡的凉凉的黯淡着，在干净的瓷砖地板上，静静地铺几个疲乏的几何图

形。风扇轻微的吱吱呀呀响着，残留的湿润迅速的蒸发干净了，留下我裸露的皮肤被和缓的风包裹和抚

摸，刚换上的干爽衣襟晃动着轻触我的身躯。

我感觉得到自己起伏的呼吸，感觉得到时间轻缓而持续的流动，时钟的指针在一格一格的移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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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的光影在静悄悄地爬行。

我像是这个刻画精致而古典的世界表层，半透明的淡淡一笔。贴在这个世界的景观表面，乏乏的吞

吐着这个世界乏乏的空气。

电话。

电话在桌面上镇默。

一直镇默，一直镇默，一直镇默。

我的目光并没有包含它，甚至没有不经意的落在它身上过，可它就这样占据着我思想的某个位置，

一直镇默，一直镇默，一直镇默。我暗暗的希望并且知道某个时刻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整个世界会随之

晃动一下，然后我的身影在世界上突然变得实在而清晰，不再虚无，不再透明。

而我想起——我在远方。

所以漫长过去之后还是漫长。

这是一本什么书？在我的视野里布满了凝固的文字。一些短促而疲惫的喃喃诉说，像从历史深处断

断续续隐隐约约的飘来。

我听到很轻很长的叹息声，视线黯然。地面上的光影失去了明亮，云在玻璃上的滚动缓慢下来，我

感觉到脚底升起潮湿的气息。

小镇
再清凉的夜风也止不住某些蠢蠢的躁动，同理，我也无法阻止。

在小镇清凉的夏夜里行走，像在搪瓷缸中的凉水里游泳。歪歪斜斜的几根灯柱立在窄窄的街道旁

边，只能昏黄的照亮路边几幢参差不齐的矮屋，和粗糙的墙面上陈旧的木门。

除了暗黄就是浓墨一般的漆黑，我在黯然的灯光和漆黑的阴影中缓慢穿过。巨大的山脉的影子在屋

顶上像野兽的脊背一样无声的隆起和蔓延。每一寸道路每一丝空气都陌生无比，可我知道街道的尽头，

它伸入一片浓重的阴影。

我穿过这仿佛掩埋在历史与黄土中沉寂了很久的小镇街道，没入深重而未知的黑暗里。

黑暗像潮水一样聚拢过来，满天寂静的星光倾泄而下，淹没了我的呼吸。

太长久的凝视，让我眼里璀璨的星星开始一颗一颗疲倦地熄灭。我抬起手臂伸出食指，在漆黑的天

穹上一颗一颗把它们重新燃亮。如果此刻有一颗流星划过，会是很完美的事情。可是一切都在静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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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画纸上浸染的水彩，静止在了它最美的一个瞬间。

田埂、麦地、远山的黑影，在夜色中渐渐浮现和清晰。继续在黑暗中沉寂的只有田野里几栋孤单的

房子。这个小镇上所有的人和跑动的狗都从时间里消失了，只剩下我，用清冽的夜风与这个在夜晚里沉

默的小镇不动声色的交换心事。

心事重重么？

并非如此。我知道此刻此地有人内心比我焦灼万分，在这个小镇唯一的旅店简陋的房间里手足无

措。

回去么？

有什么用处？我知道回去以后只有急躁的询问——“你去哪儿了！”然后又是暴躁与烦闷中让人窒

息的无言以对的沉默。

“你去哪儿了！”然后是暴躁与烦闷中让人窒息的无言以对的沉默。

破旧的窗帘布外看不到晴朗的星空，一栋残旧的房子突兀地立在窗前，掉了白漆的墙砖露出泥土的

黄色，缝隙里的植物因为缺水而枯矮和焦黄。

她沉默的眼睛里终于没有了焦躁和愤怒，只剩下疲惫，和委屈过后的漠然。

最深最深的夜里，田野里的蟋蟀也停止了无休止的鸣唱。干燥的白天似乎永远也不会到来。在越陷

越深的夜色里，两个被折磨得心力交瘁精疲力竭的人，在陌生的旅店里狭窄的小床上疲惫地拥抱。

那么多的急促和烦杂，现在终于平静下来，化作我的耳边一声、一声、一声起伏平缓的呼吸。像汹

涌的海浪，在漫长的跋涉之后终于抵达了凝望的海岸，化作细小的波浪，疲倦的轻抚柔软的沙粒。

枯矮的植物像珊瑚和海藻一般，在如水的夜色中大簇大簇的盛开，窗外寂寞的山脉在我失眠的双眼

里涌动起来，我在一声、一声、一声潮涌的冲刷中，沉入深深的困顿里。

长途汽车
有一种疲惫，会在漫长的积累中将我疲惫如此的理由慢慢消解。

摇摇晃晃震动颠簸，我像细碎不安的浪尖上一片脆弱的叶子，在暗涌和漩涡中无声地沉浮和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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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旋地转。

步行或者骑车在晴天或者雨天走过无数次的道路，两旁栽着剃得像蘑菇一样的榕树，此刻像一张张

平淡得拙劣的照片，在车窗上晃动的闪过。夕阳不是每个时刻都无限好的，此刻斜射进车厢的阳光，像

夹杂着沙尘和砾石，让我眼睛干涩，脸颊刺痛。

冷气不断地从头顶上的送风口灌下来，我无助的摆弄了一下送风口上的页片，在无计可施中任由它

去。我在这种混杂着浓重得让人恶心的工业气息的冷气吹灌里，重重闭上眼睛。强迫自己进入没有感知

但却不是睡眠的混沌状态，以回避心底极端厌恶的情绪。

昏昏沉沉了很久。我忽然睁开眼睛，困乏像水里一只安静的鱼，忽然游走开去。

不知道车现在走在了哪里。黄昏的田野里浮起氤氲的雾气。路面在平坦的平原上疾驰。

暮霭越来越凝重和黯淡。车子像驶进了一个天穹般巨大的隧道，越往里走越深邃和黑暗。

巨大的高速公路高架桥，像神话史诗里才会有的巨兽的脖颈，沉默着往视线右前方的远方弯扭和延

伸。空旷宏大而虚无，高架桥的末端消失在远方沉淀的雾气里，缥缈得像另一个世界一样似乎不可触

及。

如果真的可以，就这样驶入另一个未知的世界。

穿透其实像薄纱一般的浓重雾气，黑暗中的霓虹开始在我脸上频频的明灭。混乱的车辆和路人像杂

流一样把道路搅成了一个连着一个的漩涡。一路心平气和开车平稳的司机，开始在拥挤的走走停停里习

惯性的低声咒骂。乘客开始从晃动中的昏睡里醒来，在黑暗里细碎的摸索着自己的东西，手机让人啼笑

皆非的怪异铃声开始密集，无形的电波像不安的潮汐一样涨起。

“我回来了。”

我在心里轻轻默念了一遍。

那躁动不安的潮汐，淹没了我无声的语言。

所以没有奢望中的回应。

很多个曾经的时候，我以为思想可以在那种坚决的坚定中蔓延，终有人会在这蔓延中逐渐了解。靠

在冷硬的车窗上，我看见自己倦容满面。思想和语言也许都还在，被疲倦浸泡着盛在躯体里，无法蔓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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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杂着光束的车辆洪流，将这个我为之生存的巨大城市侵蚀成笨拙的碎块，在浊浪中漂浮，毫无出

路。车窗上映着我被光怪陆离划的支离破碎的脸，我从那里面拼出暗流中的挣扎，和疲惫后的盲目。

十七楼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楼上，世界在楼下。

夏天的时候，推开窗户，城市高空的风，像倾泄的暴雨，洪水一般汹涌的灌入和冲刷这空旷的房

间，在高层建筑的缝隙里尖利的呜呜作响。夜空明朗而锐利，密集的灰色楼群隐到了黑暗的下面，灯光

清晰的嵌在大地里。清澈的夜风里有长发飘飘白衣袂袂的记忆，美好得如同繁星的倒影，触手可及。

而我忘记了这个温度和空气都暧昧不清的时间，是什么季节。

什么也看不清。

暖黄色的灯光，在湿漉的空气里缓慢的浸染和扩散，覆盖住楼下的世界，弥漫住整个空间的似乎是

另一种潮湿的空气，模糊和扭曲着我与这片大地的距离。

每一盏灯光，都凝固在纷飞的雨雾中弥散着毛茸茸的朦胧光芒，像这片深黑色的海洋里等待人捧起

的宝藏，天真而又华丽。有一片洋面格外的寂静，我知道那是一片人造的湖水。有一片洋面格外幽深，

我知道那是一片未被侵占的田地。更远的地方，那个应该是大片大片笼罩着灰雾的重工业厂房，灯火通

明在深黑的海浪里变成闪动的一群星星。

没有星星。

星星都坠到了地上，在那上面安心的安了家，所以如此安静而温柔的散发着暖暖的光芒。

我伸出手，触碰到的却只有无形的雨滴传来的冰凉寒意。

寒冷如同这雨丝一样，微小、密集而又持续。似乎能渗透掌心。

深夜，大地上的星星在一颗一颗的熄灭。这片反转了的夜空开始远离——还是我在远离？我需要一

个线索证明我依然存在。电话里咝咝啦啦的杂音，那盏暖黄色的灯光近在耳边。

“我觉得很可怕！”——声音烦躁而抗拒。

其实我只是说——我觉得我离这个世界很遥远，此刻此地，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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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让人害怕的是我的离去，还是因为要跟随我的远离？

关掉电话，失去线索，我吸一口气。我依然存在么？我只希望此刻大风凛冽，粗暴的吹走这幻影一

般的浓重雾气，让我看清楚这十七层楼的楼顶离那盏灯光到底有多远的距离。

沉默般黑暗的潮水，淹没了越来越多坠落的星星，我还站在十七楼的楼顶，眼睁睁的看着这段模糊

的距离里，被那几个夏天的大风撕出的伤口般的幽径，在这片暧昧不清的迷雾中逐渐地愈合。

夜晚
不断的忘记又不断的想起，世界的荒芜与美好同在。

“唰————”

铁闸门的声响空洞的在空荡的街道上长久的回响，寂寞的回响很快被我抛在身后，被撕裂的宁静片

刻之后重新汇聚。小商店的小老板熟练而麻木的收拾好身上的东西后转身离去，暗黄色的路灯下面容疲

倦而冷漠。在他店铺的橱窗玻璃上，我看着自己行走的侧面，快速的闪过。

一如既往的淡定眼神，像几步之遥的一个平行的陌生人，直接的目光，在一个瞬间和一个平面上打

量对方与埋藏自己的惶惑。

一如既往的淡定眼神，埋藏自己的惶惑。

一如既往的淡定眼神还埋藏过更多，而更多的更多则和玻璃上缤纷的背景一起，被远远的抛在这个

淡定的眼神闪过的无穷背后。一路走来街道一侧的小店铺，里面的老板或者店员或者老板兼店员忙碌或

者闲散，走过的无数次，我穿过玻璃上自己平淡的面容触碰到他们同样平淡的目光。

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期待。

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满足。

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疲惫。

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无所适从但保持面容平静。

……

只是他们绝对不和我一样惶惑，因为现在是空无一人的凌晨，一如既往安静着的玻璃后面此刻只有

局促而狭小的黑暗。就像关在玻璃缸里的几升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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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吧，或者你马上回去，现在很晚了。”街道的拐弯小巷的尽头黑暗的深处，我在覆没一切的

安静里听着手机在我耳边传来潮水退去般的沙沙声，和被这细碎的声音包裹着的克制的请求。

“你下来。”我记得我是坚持的。同样我也记得她向我走过来，楼道里暗黄色的灯光在她身上熄

灭，她没入我身处的这片黑暗里时，眼睛里的明亮生硬的落在我脸上。

而我忘记了我是如何妥协，忘记了如何跟着她摇摇晃晃的走上昏暗狭小的楼梯间。

心烦意乱的惶惑，看似镇定的坚决，光线黯淡的楼梯间像亘古不变的时光隧道，过滤掉那些不断刺

伤刺痛我的碎片。我轻轻踩着陈旧却干净的水泥地面，听到自己的呼吸在胸腔里忧郁的徘徊，一如三年

前的此处那个因为欣喜而惶恐和小心翼翼的少年。

房间里，我用有灯光的最后一个瞬间，注视她轮廓精制的脸。深情的、疲惫的、委屈的，唯独没有

语言。

然后灯光悄然安息了，我的视野像退了潮的悬崖一样陡峭的布满了荒芜和匮乏。被热带浅海般温暖

而清澈的目光覆盖，成为填不满这匮乏的奢望，像海水搁浅的呼吸一样在干涸中逐渐衰微。

我再也无从想起，我为什么要跟着她上来。

失眠
我以为我会自由，谁知道放逐把我束缚得窒息。

只不过是个平静的夜晚。看似平静。

只不过是在平静地踱步。来来回回。

这是第几天了？我想不起。

越是万劫不复我就越是竭厮底里。

不安的喘息和焦虑的心跳，像兵荒马乱里急促的战鼓一样疯狂的擂击着我的胸膛。往事和现实在我

的躯体里纠缠不清翻江倒海。毫无出路的思索，不能自圆的假说，无法摆脱的悖论，过分的挣扎和压

抑，思想一片血肉模糊的疼痛，可即使如此依然不能停止血肉横飞的挣扎。我像一块挂在风暴中的旗

子，在狂风的撕扯里剧烈而无助的扭曲和抖动，被撕成碎片也一刻也不能停息。

可这只不过是个平静的夜晚。看似平静。世界安详地睡在一片荒芜的阴影里，我像一只狂暴却稚嫩

的小兽，被囚禁在世界的梦魇中惶然失措却无法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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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吵醒身边的人，不能打电话给别人，不存在任何倾诉，不存在任何举措。我与这个世界千丝万

缕的联系似乎在这一刻被剥夺殆尽。

可是纠缠的痛楚却是如此惊心动魄而又无计可施，好像深夜里对着一部不能关闭的惊悚片，恐惧直

逼心脏深处，却无处逃循。

一直踱步，一直踱步，一直踱步……

局促的步子和时钟的秒针同步，想要一点点咬噬掉这重重拉过的锯齿般烙痛我的时间，还是想要反

被它吞噬。

愤怒像海底的一次深重的爆炸，广阔的洋面在爆炸的巨大张力里肿胀着缓慢鼓起，继而安然平息。

海水在岩浆的喷涌和冷却里悄无声息的溃烂，波浪和海鸟依然在天空下相安无事的嬉戏。

错位的幻觉飘忽的声音，像被狂风卷起的碎片不断地敲击我单薄的睡眠。我分不清下一刻睁开眼睛

看到的究竟是实境还是幻影。

凌晨五点钟，我在人们平稳而庞大的呼吸汇集成的起伏的浪涌中猛然清醒。海水彻骨冰凉而且蕴藏

着无穷的水压，没过我平躺的躯体。灰暗的房间在起伏的海面扭曲成我眼里波动的光影。从缺氧的半梦

半醒中浮起，我想吸入空气，张开嘴却吸入海水般苦涩和冰冷的窒息，胸腔淹没在一片致密的疼痛里。

安静的海水，看似柔和的波浪，却凝固着趟不开的坚固的漠视和钝重的压迫。

我挣扎着撑起身体突破海面，沉重的海水在我耳边哗然一响然后下降，凌晨五点钟的光线，和我的

呼吸一样寂寥和虚弱。人们的梦还没有散去，我坐在汪洋一片中喘息。

这是第几天了？我想不起。

天空
之所以如此恶劣不堪，是不是因为我从不尝试着去妥协和接受。

浊浪滔天的马路，庞大的机械轰轰烈烈地从我已经破灭的睡梦上毫不留情地碾过去，碾碎我色彩单

纯的回忆与憧憬，然后再碾碎它自己发出的巨大噪音。

站在城市腹地的某处，身边看似穿梭自如的人群与车辆，像被浊浪夹带与搅拌的肮脏碎块，将我的

四面八方，将我的来路与去向，都冲得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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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和营养的极度欠缺，让我即使只是随意的站立都想要重重的闭上困顿不堪的眼睛。为了自己苟

延的活命，为了她眼中重要得无可替代的义无反顾，我放弃那持续着让人撕心裂肺的挣扎。

然而事实上，呼吸都成为负累，我也不再能有半点力气，去继续这崩塌般的挣扎。

其实所有的痛苦，都来自面对即将降临的痛苦时，巨大的勇气和坚持。

否则怎么会有人如此愚昧的置身其中。

干涩的收缩感在我的每一块骨头里硬梆梆的生长和分裂着，空荡的胃被焦虑的烧灼感填满，生涩而

疲倦的眼睛在光线里隐隐的刺痛，皮肤在冬天寒冷干燥的风里麻木。就像有些人会浑身充满力量一样，

此刻充斥我身体里的，像是一个低声诅咒的靡靡之音，在轻微而不匀地颤抖。如此恶劣不堪。

而且无处可逃，所以不知所终。

十岁那年的冬天，我是个裹得像个粽子一样的虚弱的孩子。寂静无风，雪花在冬天灰暗的天空里满

天飞舞纷纷扬扬。我快乐的长久仰着头，却始终无法凝视其中的某一片，视野里只是整个天幕上簌簌落

下的雪片。我在作文本上写，“雪白的雪花，飘啊飘……”

簌簌落下的雪花，灰暗的天幕。

灰暗的天幕，和此刻此处相同。我想起十岁那年的冬天的雪花，因为背负着一小片黯淡而单薄的光

线，在隐隐散发着光芒的天幕上，应该是阴暗的黑色，而非理所当然的纯白。

时间总是会淌过的，可放开手它就开始暗暗的侵蚀，所以有太多美好经不起时间的咀嚼和推敲，是

因为放任了它们在浊浪中沉浮和漂摇。

如同此刻的我。

此刻此地。

浊浪滔天的马路和天空，把我自己的视野、感知和思想也搅得粘稠钝重混浊不清，这样很好，这样

很好……

深海
海水淹没了我，海水是什么。

电梯、楼梯、过道、走廊……我还未熟悉的环境。

外面的夜色已经深不可测，深埋的困顿依然深不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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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荒芜得像没有暴雨的旷野，因为我扼杀自己全部不经意的想起。

习惯性的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闭上眼睛。光线惨白而黯淡的世界，缓缓的拉上了沉重的幕布。

再睁开眼睛，是一阵头晕目眩的空白。不，不是空白，我只能看见无限的深蓝，只能听见自己均匀

而平静的呼吸，一声，一声，一声，在寂静的深蓝色的深海。没有波澜，只有呼吸。

我被沉沉的深蓝色掩埋。

刚开始的时候，心中的恐惧，就和这围绕着我的广袤深邃的海水一样，深不见底。静默地漂浮在深

蓝的虚空里，我触不到任何存在。我内心焦灼而空洞的舒展我的身体想去触碰什么，可是什么都没有，

只有深蓝色的虚空，在每个维度上无限的延伸，无限的延伸，无限的延伸。

好像交响乐中的间隔，从纵横交错繁华似锦的乐声中突然跃入空寂，一切都随之消失得一干二净，

宁静而悠远，短暂而冗长。我轻轻吸一口气，屏住呼吸，抬起眼帘，以为错综的线条斑斓的色彩会像重

新开始的华彩乐章一样，在指挥棒的轻轻一点之下再次爆发，重新充盈、填满这虚无的空间。

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被沉沉的深蓝色掩埋。

下沉似乎不可抗拒。

时间停滞了，流逝的是我的思想。

空间也凝固了，下沉的是我的心。

紧密的贴在我每一寸肌肤上的柔软，是安静而沉默的海水，像光滑的丝缎一样，把我裹在无尽的时

间里。闭上眼睛，我进入更深的黑暗。被深蓝覆盖的眼帘下，快速的闪过一些破碎的色彩和形状，我无

力捕捉，力量和心灵一同沉到了我无法抵达的海底，我只剩下呼吸，一声，一声，一声，均匀而平静。

“啪！”、“啪！”，开关微弱而清脆的声响，日光灯在身后一盏一盏熄灭，几重淡淡的影子在移

动的脚下不断地晃动，就像不安的睡眠和沉寂的清醒在不断地更替，唯独没有一种深切的困顿，能够真

正覆盖我焦灼而疲惫的眼睛。

至始至终，我知道我就在这里，就在此处，无法逃离。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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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时间里，总得学会平静。

第一天的时候只有一张纯白的画布，洁净的平躺在浅黄色的木板上，木板立在房间的正中央。我把

暗绿色的植物搬开，把有木窗格的玻璃窗推开，让窗外柔和的阳光覆盖着画布。画布上弥漫着一层绒绒

的淡淡的光芒，像一小片微小的雪白的麦芒，在画布上生长。

然后用习惯的深蓝调和清水，深深浅浅的在画布上漫不经心的涂出轮廓与明暗。

于是第二天的时候开始有一个淡淡的模糊的蓝色世界。

第三天轮廓开始分明蓝色开始清晰。

第四天斑驳的色彩开始出现。

第五天画布上的色彩开始丰富，厚重，也开始混浊起来……

画中的世界在笔下慢慢展开是一个神奇而美妙的过程，平静中涌动着对那个将要出现的未知世界无

限的憧憬和好奇。我长久地看着画布上某个笔触，漫不经心地往画布上涂抹颜料，把画笔浸泡在变得混

浊的水中，把这个过程拉得很长很长，希望它能够充斥这整个安静无声的漫长。

温暖安静的房间，流淌着不被打搅的时间。平静的时候望着房间墙壁拐角处分叉的直线，听自己的

呼吸一声一声的把想念一点一点的展开，把自己一点一点的沉入海底。

我看到远方游过自在的鱼群，姿势优雅地在水里变幻着排列，倏忽地游走开去，再也找不到身影。

我看到幻觉般的阳光，在离我遥远的海面上方变幻着色彩与光影，太阳悬在另一个遥远的有空气的

世界里，照耀海底如同照耀冥王星。

我看到有提着公文包的人匆匆从海面上走过，他的脚下我的头顶泛起一圈圈精致的涟漪，安静地扩

散开去。

我看到走过的人渐渐多起来，穿梭不息的黑影，来来往往的脚步，交叉纵横的涟漪，在透明的海面

上显得如此清晰而有趣。

而这一切都像是那面广袤的屏幕上上演的影片，再多的繁华都与我无关，再多的涟漪也晃动不了海

底的宁静。

深夜里画累了我拖着钝重的步子爬到楼顶，欣喜而惆怅地聆听夜归的鸟鸣，心里轻轻涌动的潮水是

月亮静静的呼吸。

我想起中学里暮色弥漫的大操场，想起小镇上绚烂的繁星，想起我爬过的大山看过的大海，想起冗

长而平静的旅程，想起被我忘记了的自己。

画布上的世界在慢慢展开，最后一笔我要调和浓重而粘稠的明黄和乳白，给画面添上阳光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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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颜色。

再见她的时候，所有的语言都将是浮在水面上的流萍，会默默而迅速的飘然而去毫无踪影。只有我

深切的眼神如同这海底的宁静——

闪烁的。

黯然的。

恍惚的。

永恒的。

这海洋一般的深情。

后记
忘记然后又重新记起，这个世界的干燥和荒芜。

这里只有我穿梭过的一些场景。

一些只有我穿梭过的场景。

一些破碎的色彩和形状。

一些恍惚而清晰的光影。

   

好多好多的场景，其实我多么愿意长久的哪怕是永久的沉浸，可惜我也只能是穿梭，甚至无法对某

处的风景施舍多一点点眷恋。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在什么时间去到哪里，我只知道缓慢的，逐渐的，海水

会漫过我的头顶。

呼吸，呼吸，呼吸了好久，我潜入海底，然后弥漫开来，消失。

天空下碧蓝的深海。

是我无比深刻的想念。

你深邃的眼睛。

那海洋一般的深情。


